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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是爷爷生前讲的故事，现原话照

录，与大家共享：

我认识李嵩是 1943 年，在胶东军区

军事五项赛的刺杀场上。那时，我一路

过关斩将，进入了决赛。冠军已经十拿

九稳，但心里总有点儿不好意思：我是团

部侦察排副排长，侦察兵嘛，本来就是野

战部队挑出来的，又受过严格训练，五大

技术的起点高，还比个什么劲儿！

听说最后上来的这名对手，也是一

位排长，咳，点到为止吧，别让人家输得

太惨。不料，还没容我想明白，随着炸

雷似的一声吼叫：“杀！”一个有力的突

刺就上来了，那木枪狠狠刺中了我的左

肋。得，这就输了一枪。我一瞧，对手

是个小个子，护具穿戴蛮齐整。从这头

一枪估计，这小子肯定是个有实战经验

的老兵。唔，我可不能大意。小个子不

容我喘气，突刺一个连着一个，杀声震

天。要是光听声音，人们真以为上了战

场。我一面不慌不忙地防左刺、防右

刺，挡住对方的进攻，一面步步后退，寻

找机会反击。

退到场地边沿时，四周围观的人都

屏住呼吸，看我怎么应对。如果我再

退，就出界了，按比赛规则，我就弃权

了。不行！我不能丢这个脸，不能再

让！不过，我还要挫挫他的锐气，和他

沿场地边沿兜起了圈子。他可能求胜

心切，一枪接一枪地突刺，枪枪有力，说

句公道话，他的刺杀技术算得上一流，

但是，毕竟体力有限，连续刺了二十几

枪，始终没有得手，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大汗淋漓，步伐也有点儿乱。趁此机

会，我突然大吼一声：“看枪！”左手缩回

枪尖，右手顺过枪托，“当”的一声，把他

的枪击落，他大吃一惊，跌倒在地。我

调过枪尖，直指他咽喉：“不许动！”这要

是在战场上，他这一百多斤就报销了，

要不就被我抓了俘虏。

按照比赛规则，自然是他输了。谁

知，他就地一滚，避开我的枪尖，一个鲤

鱼打挺，又重新站起来，端枪对着我。

他这样做，明显是违反比赛规则的。没

想到，观看比赛的群众、裁判员、甚至主

席台上的首长，都为他这种不服输的精

神鼓起了掌。这个不服输的小伙子就

是李嵩。从那以后，我们成了好战友。

二

后来，我奉命打入县城鬼子特务队

做内线工作。这是绝密的。我和李嵩

自然是不辞而别。

到特务队不满三个月，赶上鬼子扫

荡，我送出情报后，也跟随特务队和鬼

子大队人马出动，相机行事。扫荡的地

方都是抗日根据地。鬼子一路烧杀抢

掠，我这个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却像个旁

观者——不，简直是变成了为虎作伥的

帮凶，那滋味，真不好受啊！

我把敌人引进后山，中了我军的埋

伏。战斗一打响，我赶紧选择有利地形

隐蔽，子弹可没长眼睛，别糊里糊涂死

在自己人手里。一排手榴弹黑老鸦似

的飞过来，滴滴答答的冲锋号就响了，

我军发起冲锋。倏然，在我前方五米远

的梯田田埂上，两个鬼子兵守着一挺歪

把子机枪，机枪火力扫成一个扇面，把

冲锋的我军战士压在一片开阔地里，抬

不起头。我朝周围仔细观察，敌人一个

个都龟缩在土坎背面，看不见我。我悄

悄举起枪，连瞄都不用瞄，“当当”两枪，

鬼子的机枪哑了，我军战士呼啦一下站

起身，像猛虎般扑过来。我好像听见身

后有动静，便转头张望，一块岩石挡住

我的视线，没有发现什么。不行！得过

去看看，不能留下后患。我猫起腰，正

要起步——忽然传来震耳欲聋的一声

喊叫“不许动”！

我本能地把枪口一转，面前站着一

位怒目圆睁的八路军战士！他腰里插

着驳壳枪，两手紧攥着一支上了刺刀的

“三八大盖”。我的枪口对着他，他的刀

尖指着我，就这么僵持着。这时，我认

出来了，这人是李嵩。我脑子里一阵松

弛，嘴里喊出声来：“哦，是老李啊！”不

料，他吐出一句：“无耻叛徒，看你往哪

儿跑！”

一腔热血从我心中往上涌，我的太

阳穴好像被人狠狠揍了一拳。叛徒！

我 陈 某 人 在 自 己 同 志 的 眼 里 成 了 叛

徒！原来，在我离队潜入敌区的时候，

为了让我尽快取得敌人信任，开展工

作，军区特地搞了一份内部通报，说某

团侦察排副排长陈某某携械投敌，望各

部提高警惕，严防叛徒破坏云云。把假

的演得像真的一样。李嵩只是一个排

长，根本不可能了解内情。看他眼下气

势汹汹的样子，恨不得一枪挑了我！我

怎么办？把枪扔下，高举双手，就这样

随李嵩回自己队伍去吗？我眼睛盯着

李嵩，心里打着算盘。李嵩不管那么

多，向我步步紧逼。他突刺，又一个突

刺，一枪比一枪狠！我东躲西闪，步步

后退。周围的喊杀声，刺刀捅进肉体的

扑 哧 声 ，铁 器 撞 击 的 铿 锵 声 ，响 成 一

片。不时有人惨叫着倒下去。两军短

兵相接，都在进行激烈的白刃格斗，正

杀得难分难解。

我退到崖边，已无路可走。这里地

势较高，透过层层雾霭，依稀可见山那

边县城的剪影。不行！我的任务是长

期隐蔽，做解放县城的内应。现在这样

不明不白地回去了，怎么向上级交代？

对，不能回去！主意已定，我不再退让，

右脚轻轻勾起一具伪军尸体的长枪，紧

握在手，抖擞精神，大喊一声：“杀！”刺

刀尖随着喊声落在李嵩的心口窝，把他

吓了一跳。

他 正 义 在 手 ，仇 恨 在 胸 ，越 战 越

勇。我属于“戴罪之身”，无地自容，只

能勉强招架，毫无还手之力。在他看

来，今天我必死无疑。所以，我这一声

“杀！”和狠劲的突刺，完全出乎他意外，

他一点防备也没有。刀尖指处，他下意

识地后退一步。你后退，我就不客气

了。我接连突刺，枪枪指在他的左右肋

下，只要移动那么一两厘米，就是致命

的胸膛。

啊 ，李 嵩 胸 前 的 军 衣 怎 么 湿 漉 漉

的？莫非他负伤了？不可能呀，我并没

有碰着他一根毫毛。啊，军帽帽檐也是

湿的，脸上像抹了层油。他，他冒汗了，

汗珠顺着鼻梁往下淌，枪法也渐渐乱

了。不行，这么下去，他会死在我刀尖

上的！他是自己同志，我不能伤了他！

于是，这就成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我不能伤害他，也不能叫他伤害我。最

好的办法是立刻脱身。

“排长，闪开！”李嵩身后又上来三

名战士。糟糕，一对四，我要吃亏的。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吼叫着：“看

枪！”一个闪击，把李嵩的枪打落在地。

他脸都白了。这时只要我再突刺一枪，

准把他穿个透心凉！但是，我晃了一个

假动作，转身就跑。

可他并不领情。我已经跑出一百

多米了，后面还是“叭”地打来一枪，我

左肩一麻，紧接着就是一阵剧痛。我不

敢停住，怕被李嵩抓了我的“俘虏”。只

好忍痛顺坡往下滚。

我和李嵩拼刺刀的场面，被鬼子的

一个随军记者亲眼看见，并拍了一张照

片，登在敌伪报纸上。因此，我得到敌

人的信任，工作更好开展了。

三

两年过去了。我和李嵩在胜利的

欢呼声中相见。终于明白真相的他，一

定要我脱去衣服让他看看伤疤。他说，

在我击落他的枪没有跃上一步要他的

命，反而撒腿就跑的时刻，他是愣了好

一阵子的。这也是他举枪击发时手发

抖的原因。他是特等射手，手不发抖，

我就没命了。

后来，他奉调去了东北，归入四野

建制，我仍留在华东，又是多年没见。

再后来，有人因为那份军区内部通

报和敌伪报纸上的照片，怀疑我曾经当

过叛徒。正当我浑身长嘴也说不清的时

候，李嵩出现了。他亲自来到我工作的

那个省，以当事人的身份，为我洗清冤屈。

离休后，在干休所院子里，我俩拄

着拐杖，还会你来我往比划几下。得出

的结论是：现代化战争，打到最后，白刃

格斗所练就的胆气，仍然重要。

战 友
■陈抚生

虽已进入春天，风却也卷挟了几分

寒意。朦胧的金光洒落在山顶的薄雪

上，氤氲出几分雄壮悲凉。连绵陡峭的

山岭在云层中若隐若现，远处传来几声

鸟鸣，却未见飞鸟。夹金山的每一个清

晨都是这般景象。

一条陡峭的山路向上延展，在视线

所及之处骤然急转，消失于云层雾气

中。藏族小伙扎西一早就站在路边。

他在等待着一位执意独自登山的老

人。

“咚、咚、咚……”沉重的脚步声自远

处传来，扎西探出头，仔细打量着来人。

一个略显佝偻的身影，逆着光走来。虽

然脚步有些蹒跚，但每一步都像巨石一

样重重地压在地上。只见老人一边走一

边用留恋的眼光注视着周围，像是在回

忆什么。“就是他！”扎西赶忙跟上，一路

上躲躲闪闪，生怕被发现。

突然，他发现老人停下了脚步，回过

头来，注视着他。

“糟了，被发现了！”心一横，扎西硬

着头皮凑上前，用蹩脚的汉语向老人解

释道，是小金县的桑杰书记让自己悄悄

跟着的，因为担心他一人登山有危险。

扎西一脸诚恳的模样，让老人原本紧皱

的眉头缓和了些许。

“你回去吧！”老人转过身去，背朝扎

西摆了摆手。

“我不走，我答应桑杰书记要照顾好

您的。”扎西倔强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

动。

老人动了动嘴角，想说点什么，却又

什么也没说，继续向上攀登。看着老人

沉重的背影，扎西知道了老人默许了。

100米，100米，又 100米，老人脸颊

涨红，额头的青筋不停地跳动。

“您不要再往上走了。”见状，扎西有

些着急。

老人的喘息声越来越急促，听起来

像是即将报废的拉风箱，光听着都让人

心慌。对于扎西的话，老人置若罔闻。

“您撑不住的……”扎西的声音因焦

急而轻微地颤抖着。

终于，老人停了下来。

“我走不动了，这夹金山，是上不去

了，真想再上去看看你们。”他看向前方

喃喃地说，“小伙子，帮我个忙，到上面替

我敬个军礼吧。”

敬礼？扎西没听懂。

“就像这样。”老人边说，边颤颤巍巍

地举起右手，庄重而又虔诚地向大山敬

了一个军礼。

或许是不想老人继续攀登，扎西没

有拒绝这个请求。

随着一步步攀登，扎西的体力渐渐

透支，汗水湿透了单薄的衣衫，他的牙床

都在冷风中打战，腿像灌了水泥一样，豆

大的汗珠顺着脸侧滴落。空气越来越稀

薄，呼吸也被逐步掠夺，扎西已经接近窒

息了。

终于行至一片开阔处，扎西累得连

动一下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喘息间，

扎西记起了老人的嘱托。

咬 住 因 寒 冷 而 颤 抖 的 牙 齿 ，扎 西

缓缓地举起右手对着那片天空敬了个

军礼。

下山时，扎西又遇到老人。老人坐

在路边，定定地看着远方。扎西一时间

有些手足无措，只好静静地走到老人身

边坐下。

“累吗？我们当时也很累！”扎西的

耳边传来老人粗粝沙哑的声音。

“老人家，您一定是老红军吧？”扎西

突然意识到什么。

老人深邃的眼神给了扎西答案。

……

太阳落山时，老人走了。凝视着老

人踉跄却坚毅的背影，扎西的内心突然

汹涌起复杂的情感。有种念头在他心里

升腾而起，久久不散。

离开之前，面向无数英魂在这里长

存的夹金山，他又敬了一个郑重的军礼，

并许下了自己一生的承诺。

那之后，扎西报名参军，成为一名光

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二十几年过

去了，老人的背影一直烙在他的心底。

夹金山上，仿佛一直有一个勇士迎着落

日的余晖，凝望着远方。

勇
士
的
背
影

■
宋
子
洵

夜 深 了 ， 上 等 兵 贾 刚 躺 在 床 上 ，

脚上的疼痛像缠绕的丝线扯着绷紧的

神经。

前几天，在预提士官战术基础动

作摸底考核时，贾刚在最后的冲刺卧

倒时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一个趔趄

栽倒在地。回到宿舍趁没人时，贾刚

查看伤口，大拇脚指甲翻张着，流着

血，十指连心疼啊！但无论体能还是

队列，贾刚都忍痛坚持，不让战友察

觉，好不容易挨到了打靶前夜，就是

为了能够参加临退伍前的最后一次反

坦克导弹实弹打靶。

体重 75 公斤的贾刚，3 公里跑是弱

项，班长陈玮一直陪跑帮他提高成绩。

虽然 3 公里跑及格了，但关键时刻，战术

基础动作考核掉了链子，拉低了他在预

选士官中的综合排名。尽管陈玮在连

长面前为他力争，“贾刚是好兵，有韧

劲，专业训练强，我很看好他”，但贾刚

对能否转上士官，心里实在没底。

因 为 疼 ， 睡 不 着 ， 贾 刚 躺 在 床

上，思绪仿佛穿透了漆黑的墙壁，跳

跃在浓墨般的云层上，触碰到一颗明

亮 的 星 ， 脑 海 浮 现 的 画 面 染 上 了 色

彩，顿时变得鲜活起来……

野外训练场，万里无云的蓝天显

得寂寥和孤独，顺着导弹控制设备的

瞄准镜飘进贾刚的眼里。

训练间歇，贾刚低姿匍匐爬到陈

玮身边，轻声说道：“班长……”

“嗯！”陈玮正趴在地上调试装备。

“我让你失望了，我的摸底考核成

绩靠后，恐怕转不上士官了……”贾

刚的声音越来越低。

陈玮想起新兵下连时胖乎乎的贾

刚。那时，他一脸略显青涩却坚定执

着的样子，问他为什么来当兵，他说

就喜欢当兵。

“成绩靠后咋了？你的专业水平在

上等兵里算是拔尖儿的，还是有机会

的，别多想。”陈玮说道。

看到贾刚不自信的表情，陈玮沉思

了一会儿后，转移话题道：“过几天连队

组织实弹打靶，连长把首发机会给咱们

了，必须首发命中，旅首长看着呢，不能

给连队丢脸，你有信心当好主射手吗？”

“我……”贾刚迟疑着不敢回答，

“这么重要的任务，连长能答应吗？”

“你好好练导弹控制设备，回去我

请示连长！”陈玮的话就如穿过云翳的

霞光，给了贾刚希望。

白 天 训 练 结 束 后 ， 陈 玮 进 了 连

部，贾刚赶紧拿块抹布在连部门口转

悠，门框擦了一遍又一遍，地面也擦

得如镜面反光一样。连部屋里的声音

断断续续，但只有最后班长的那句话

贾刚听得最清楚：“保证完成任务！”

繁 复 的 思 绪 串 成 窗 外 微 弱 的 灯

光，也许只有等天亮了，灯光才会熄

灭 。 贾 刚 翻 过 身 用 被 子 埋 住 头 ，

“唉！”他不自觉叹了声气。这时他听

到有人起床穿鞋，好像是班长。

“贾刚，怎么了？”

“ 班 长 ， 明 天 我 有 这 个 机 会 吗 ？”

贾刚轻声说道。

“别多想，养足精神。”班长轻声

回答。

野 外 靶 场 ， 浮 云 单 薄 ， 微 风 轻

拂，杂草漫向天边。

陈玮调试着导弹控制设备，动作比

往常慢了许多。等到实弹架好，贾刚抚摸

着军绿色的反坦克导弹，心里有点失落。

突 然 ， 对 讲 机 里 传 来 连 长 的 声

音：“情况通报，主射手负伤较重，由

副射手贾刚接替位置！”

“ 跟 平 时 训 练 一 样 ， 瞄 准 靶 心 ！”

陈玮让出主射手位置，对贾刚说道。

轻 风 拂 过 脸 颊 ， 贾 刚 深 呼 一 口

气，用瞄准镜观察导弹和目标物的位

置关系，整个人好似沉浸在一种忘我

的状态里。

在陈玮期待的目光中，贾刚按下

发 射 按 钮 ， 导 弹 带 着 灼 热 的 火 光

“唰”的一声飞出去。贾刚屏住呼吸，

谨慎操作导弹控制设备，修正导弹的

飞行方向。首轮打靶，连长就把目标

设在了极限距离上。

瞬时，巨大的爆炸声传来，陈玮

按 下 手 中 秒 表 的 暂 停 键 ， 沉 默 不 语 。

对讲机里的声音划破静谧的气氛：“目

标已摧毁，陈玮，你们班任务完成得

很出色！”

陈 玮 深 呼 出 一 口 气 ， 看 向 贾 刚 ，

却见泪水溢出他的眼睛……

后来，班长贾刚向新战士讲了这

个故事。“那是啥任务？”有人问道。

“那是一个命中靶心的任务，等你们当

上班长就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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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轻轻地吹着，雪花从空中纷纷

扬扬地飘落到地上，嫩嫩的草芽刚冒

头就缀上了白花。这个地处高纬度的

北方小城下起了春雪。

小城边沿有一个部队大院，门口

设有岗哨。那天，一名战士笔直地站

在哨台上，突然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

闯进了他的视线里。定睛一看，原来

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小女孩一身

红衣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如此明显。

看见她蹲在地上搓雪球，战士刚想说

些什么，小女孩便转过身来，眯着眼睛

开心地笑着，伸出手里的雪球，然后冲

着他做起了鬼脸，像是在炫耀着什么。

后来，战士下哨时，常常会遇见

她。有时她会央求战士陪她画画，有时

候她会拉着小朋友一起跟战士玩耍。

有一次，大概是小女孩玩累了，便

靠在战士身上睡着了。战士担心小女

孩感冒，向队长报告了情况。队长通

过小女孩身上的地址牌，找到她家。

原来就在大院门口对面的公寓里。

来到她家，队长敲了敲门，是女孩

妈妈开的门。此时，队长通过门缝看

到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上一个男人

身着军装、表情严肃。那一刻，队长看

着怀里熟睡的小女孩，似乎明白了，为

什么小女孩愿意和战士一起玩……

遇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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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中对拼刺刀过程绘
声绘色的讲述，让人联想到实
战中那每分每秒都可能与死神
邂逅的感觉，革命战士间的情
谊也正是在那种生死考验中熔
铸而成的。现代战争虽然少了
短兵相接，但刺刀见红的血性
不能丢，威猛凌云的胆气不能
少。

《命中靶心》恰如其寓意一
样，来自基层的、表现官兵们实
战化练兵热情的故事，精准命
中了“强军故事会”这个栏目，
为栏目带来一股充满蓬勃生机
的春风。

《勇士的背影》既是一则追
寻勇士、参军报国的寓言，也是
一个虽然发生在过去岁月里但
是又始终活跃在你我心中的故
事，让人不由得回望自己从军时
的初心。

惊蛰过后，天气渐暖，处处
显现春的活力。所以在这个入
伍季，我们想用故事做柴，煮烫
每一位军人的一腔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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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故事会

让故事长出刺刀

我喜欢说故事

时光留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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